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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分析

全球港口争夺战：投资狂潮背后的供应链控制焦虑

摘要：本文聚焦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暴露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围绕各国掀起的港口基础设施投资狂潮与供应链控制权争夺展开研究，属于地缘政治、国际海运贸易与全球供应链安全交叉研究领域。文章指出，这场投资的核心逻辑是地缘风险对冲，根本驱动力是西方对中国海外港口布局的深层焦虑，中国已在全球129座港口拥有权益，并形成装备制造、数字系统、港口运营与产业配套的多维立体影响力。研究梳理了西方阵营通过企业并购与政策支持构建替代性网络的应对举措，剖析了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权这一博弈焦点。文章最后揭示全球港口体系正逐步形成中西两套平行网络的趋势，分析了竞争可能带来的效率提升与产能过剩、资源错配的双重影响。

正文：
希腊的地中海港口比雷埃夫斯港（Port of Piraeus），距离埃及苏伊士运河约1200公里，双方隔地中海相望。该港是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每年吞吐集装箱超过400万个，目前由中国国企中远海运（COSCO）控股。
就在比雷埃夫斯港以西仅30公里处，美国政府正支持开发埃莱夫西纳（Elefsina）商港；向北约500公里，俄罗斯与中国投资者已持有塞萨洛尼基港（Port of Thessaloniki）的股份；而更东北方向，美国与北约部队则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Port of Alexandroupolis）建立了一座重要的物流枢纽。
希腊港口的这一“群雄逐鹿”景象，只是全球海上贸易“通道系统”激烈争夺的一个缩影。从阿根廷到泰国，从地中海到东南亚，围绕关键港口与物流节点的竞争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升温。在巴拿马运河等战略要地，这种竞争甚至已演变为东西方地缘战略对抗的重要战场之一。
一、港口争夺战的全球图景与投资规模
全球约80%的货物贸易量通过海运完成，各国政府天然重视确保货物流通的顺畅。过去几年，从新冠疫情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等一系列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贸易体系的脆弱性。无论出于商业考量还是地缘政治需要，各国都希望降低对特定“咽喉通道”（choke points）的依赖，这已成为普遍共识。从长期来看，港口之间的竞争加剧，理论上也有望带来更低的航运成本。
普华永道（PwC）预计，到2035年，全球港口基础设施投资将增长逾三分之一，达到每年900亿美元的规模。这场投资狂潮的背后，核心逻辑是在地缘政治风险中“买保险”——即通过提前布局港口、物流节点、航线和仓储网络，来对冲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冲突、制裁、战争或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损失。
具体风险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关键海峡被封锁；特定国家对船舶实施靠岸限制、货物加严查验或对航运公司进行制裁；以及东西阵营化背景下可能出现的供应链脱钩——谁的港口愿意接纳、谁能提供优先泊位、谁能协助转运，都将成为关键变量。
面对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的现实，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MSC）已于5月2日迅速推出“欧洲-红海-中东快递服务”。该方案采用海-陆-海多式联运模式：从欧洲出发经苏伊士运河抵达沙特西海岸的吉达港和阿卜杜拉国王港，再通过约1300公里陆路横跨沙特至东海岸的达曼港，最后以支线船转运至波斯湾各国港口。这一“沙特陆桥”方案虽然增加了运输时间和成本，但成为当前欧洲与波斯湾之间较为可靠的替代通道。
与此同时，阿联酋也依托其早已建成的战略备用通道加强应对。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从阿布扎比内陆的哈卜善油田直通东海岸的富查伊拉港，完全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该管道于2012年投运，设计容量约150万—180万桶/日。在当前危机中，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量明显增加，这一陆上管道已成为阿联酋保障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方案。阿联酋方面还正在讨论进一步扩容管道，以提升绕行能力。然而，2026年5月4日，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再次显示即使是替代通道本身，也难以完全摆脱地缘冲突风险。
此外，泰国也在积极推进替代通道建设。泰国政府正加速推进“克拉地峡陆桥项目”（Kra Isthmus Land Bridge），计划在南部春蓬府和拉廊府分别建设两个深水港，通过约100公里公路和铁路连接安达曼海与泰国湾，实现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货物快速转运。该项目投资规模约280亿—300亿美元，目标2030年前后投用。中国企业已表达参与兴趣，被视为潜在的重要合作伙伴。该陆桥计划被视为泰国降低对马六甲海峡依赖的重要战略举措，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港口与物流通道的多元化布局。
在这场全球竞赛中，多国政府与企业正竞相争夺港口及物流项目，既有战略保险的考虑，也包含纯粹的商业利益，有时二者兼而有之。港口争夺战，已成为当下国际供应链布局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
二、驱动因素：对中国供应链控制力的深层焦虑
这场全球港口争夺战的根本驱动力，是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控制力不断增强的深层焦虑。
据多家国际机构估算，中国企业已在海外至少129座港口拥有运营权或股权，累计投入超过800亿美元。其中许多项目与双边贸易安排、区域航运协议深度绑定。更为关键的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海外港口布局在重要的海上咽喉要道附近，包括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周边。这些战略节点使中国在全球海运网络中占据了难以替代的位置。
德国智库MERICS的研究发现，一旦某国港口的码头运营权被中国企业获得，该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量通常会上升20%以上；而如果中国企业掌控了该国某一港口的全部码头设施，则该国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往往会下降约19%。MERICS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货物和船舶在实际运营中能够获得优先安排，在通关、装卸、物流调度等环节享有效率优势，从而悄然影响贸易流向。
例如，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由中远海运控股运营后，该港与中国之间的集装箱吞吐量显著增长，成为中国货物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而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由中国企业全面接手运营后，当地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大幅加强，但对其他传统贸易伙伴的出口份额出现一定下降。
在全球贸易体系运转相对顺畅的时期，这种控制力或许尚不构成突出问题。但现实中，供应链脆弱性已多次暴露：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物流中断，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引发的航线改道、港口拥堵与运价暴涨，都让各国深刻意识到“卡脖子”风险的现实性。
正因如此，西方阵营普遍将中国在港口领域的快速扩张视为战略挑战。这种焦虑直接推动了当前全球港口投资的竞争格局——既是商业布局，更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对冲举措。
三、西方阵营的对应行动
面对中国在全球港口体系中的快速扩张，西方航运企业近年来正加快构建自己的港口与物流网络。自2021年以来，这些企业已宣布约14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覆盖海运供应链的多个关键环节。
具体案例包括：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Hapag-Lloyd）今年1月签署协议，收购巴西一家集装箱码头运营商50%的股权；随后提高在印度JM Baxi Ports的持股比例，并计划收购以色列航运公司ZIM。美国投资公司Stonepeak与法国航运巨头达飞海运（CMA CGM）共同成立一家10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United Ports。马士基（AP Moller-Maersk）旗下APM Terminals则与欧洲码头运营商Eurogate合作，计划投资10亿欧元（约12亿美元）扩建北海地区一座重要港口码头。
除了企业层面的资本运作，各国政府也在积极行动，为本国企业保驾护航。印度正推进一项规模庞大的港口建设计划，预计将持续至2047年；沙特阿拉伯去年签署4.5亿美元协议，投资吉达伊斯兰港；新加坡正在建设总投资200亿美元的自动化港口与航运枢纽；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则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和秘鲁卡亚俄港扩大投资布局。
这些新项目大多与中国港口布局并行推进，并未形成直接冲突。但整体来看，西方阵营的应对仍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和力度差距。中国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就已系统性布局海外港口十余年，而西方大规模资本与政策协同行动主要始于近几年，在布局深度、港口-产业联动以及数字系统整合等方面，仍处于追赶阶段。西方阵营正通过资本与政策双轮驱动，努力构建平行于中国供应链的替代性网络，但要真正形成有效制衡，仍需时间和更大规模的持续投入。
四、巴拿马运河：东西方港口博弈的焦点
巴拿马运河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重要国际航道，承担着全球约5%的海运贸易量，对美国而言更是其约40%的海运货运通道，年贸易价值约2700亿美元。这条由美国在20世纪初建造的运河，如今已成为中美在拉美地区战略博弈的焦点之一，而运河两端的港口运营权争夺，更是这场博弈中最受关注的激烈战场。
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更早。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CK Hutchison）旗下子公司自1997年起，通过巴拿马港口公司（Panama Ports Company）获得运河两端巴尔博亚港（太平洋侧）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大西洋侧）的特许经营权，运营近30年。2025年，长江和记计划将其全球港口业务大部分股权出售给包括美国投资机构在内的国际财团，这一交易涉及巴拿马运河两座关键港口，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2024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公开表示香港长江和记运营巴拿马运河港口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甚至在就职相关演讲中提及要“收复”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美国方面推动了相关交易的进展，同时对巴拿马施加影响。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认定长江和记旗下公司运营上述两座港口的特许经营合同违宪。这一裁决被巴拿马政府迅速执行，随后政府颁布行政法令，临时接管港口运营，并将过渡期管理权交给其他航运企业。
针对这一事态，中国外交部迅速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方已就巴拿马最高法院对有关港口的判决作出回应，香港特区政府也发表了声明。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香港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有关言行再次暴露自身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谁在寻求霸占运河、谁在以法治之名行破坏国际法之实，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香港特区政府同样对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损害香港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主管部门也强调，将依法依规维护企业正当利益，并对相关船舶进行正常检查。中方立场始终是：反对将正常经贸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主张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目前，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的长期控制权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长江和记方面已就合同取消提起相关法律程序，并提出巨额索赔。整个事件的发展，反映出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运营权容易被卷入地缘政治漩涡，也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这一案例成为全球港口争夺战中最具代表性的焦点，体现了供应链控制焦虑如何直接转化为具体行动，同时也提醒各方，维护国际贸易通道的中立与稳定，符合全球共同利益。
五、中国影响力的多维度嵌入与持续扩大
中国在全球港口体系中的影响力，并非仅限于港口产权和运营权，而是呈现出多维度、深层次的嵌入特征。即使在并非由中国企业直接控股的港口，中国相关企业也已深度融入其供应链和配套体系。
在港口核心装备领域，中国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海振华重工（ZPMC）生产了全球超过70%的岸桥设备——即用于装卸集装箱的大型自动化起重机。同时，中国企业还制造了全球95%的海运集装箱。这些装备层面的控制，使得中国在全球港口的日常运营中拥有广泛的技术渗透力。
在数字与信息层面，中国政府主导的物流信息交换系统LOGINK已在至少24个国家、86座港口投入使用。该系统与中远海运旗下的CargoSmart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从而能够获取全球约90%的集装箱船舶位置与动态信息。CargoSmart是一个独立的船舶管理与可视化软件平台，它聚合了全球多家主要航运公司的船舶动态数据、航线信息和集装箱跟踪等，能够实时监控全球约90%的集装箱船舶动态。2018年，中远海运通过收购东方海外（OOCL）间接获得CargoSmart的控制权。
此外，LOGINK还与菜鸟物流（Cainiao）开展合作，后者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数百座仓库网络，进一步延伸了中国在全球物流数据链中的存在。
[bookmark: _GoBack]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中国港口企业仍保持稳步海外扩张的态势。中远海运表示，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使扩大港口布局成为重要的应对策略。该公司计划继续加大对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阿联酋阿布扎比港的投资。招商局集团旗下的招商港口（CMPort）则在推进收购巴西港口运营商Vast Infrastructure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企业积极推行港口的“产业+物流”综合开发模式，在非洲和欧洲的既有港口周边，配套建设工业园区、制造基地和物流设施，形成港口运营与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例如，在非洲吉布提，招商局集团以多哈雷多功能港（Doraleh Multipurpose Port）为核心，同步开发吉布提国际自贸区（DIFTZ），打造“港-区-城”一体化模式，吸引制造业和物流企业在港口周边落户，实现“港口带动产业、产业支撑港口”的良性循环。在欧洲，比雷埃夫斯港周边也配套发展物流园区和产业支持设施，并通过中欧陆海快线与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等项目联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
如此一来，通过装备制造、数字系统、港口运营和产业配套的多维立体布局，中国在全球海运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网络。这一网络既服务于自身贸易需求，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重要载体。
六、竞争的结果是提升效率还是浪费资源
全球围绕港口的激烈角力，正在带来一个显著趋势：中国系港口网络与西方系港口网络开始出现初步分离。过去相对统一的全球港口体系，正逐步演变为两套相互竞争、部分重叠的基础设施网络。
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积极效果。过去许多大型港口凭借天然垄断地位，可以维持较高收费和一般服务水平，客户选择有限。如今，随着附近出现竞争性港口，原有港口不得不提升服务质量、降低费率。同时，港口运营方也需持续投入资金进行疏浚、维护和升级，以适应更大船舶和更高效率的需求，否则就会被更具竞争力的港口取代。
然而，潜在的问题同样突出。全球贸易总量增长有限，大量新建和扩建港口可能导致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
印度港口发展计划雄心勃勃，但在现实中面临不少挑战。从地理位置看，印度西海岸被阿曼的塞拉莱港（Salalah）牢牢卡住，东海岸及东南亚航线又受到新加坡港的强势主导。这两大区域枢纽港设施先进、转运效率高、航线密集，许多国际航运公司更倾向于将货物先运至新加坡或塞拉莱中转，再分拨至印度各地，而不是直接挂靠印度港口。这使得印度虽然拥有漫长海岸线和多座深水港，却难以成长为区域性物流枢纽。此外，印度国内多个港口之间竞争激烈，也容易出现货源分流和内耗，导致部分新建港口利用率不足。
一位业内高管指出：“每个港口、每个国家都希望成为物流枢纽，但现实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例如，自2019年摩洛哥丹吉尔地中海港扩建以来，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港的货运增长明显放缓。
港口体系的重复建设将推高固定成本，可能使航运公司承担更高的债务负担、采用效率较低的航线安排，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面临“站错队”的风险。在运力提升的同时，消费者却可能面对更高的运输价格和更长的延误时间。
当然，重复建设也并非完全浪费。不同港口往往服务于略有差异的货源结构和区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功能分工与替代关系。例如，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侧重中欧与东地中海远洋航线，而周边新建港口则更多承担区域短途转运或能源、工业品运输。
历史上，全球主要港口的平均运营利润率长期维持在35%至45%之间，这一水平显著高于多数其他基础设施行业（如机场、收费公路、铁路等）。这种高盈利能力主要得益于许多港口长期处于区域性垄断或寡头地位，议价能力较强。
然而，随着全球港口新建和扩建浪潮的推进，以及竞争性港口网络的出现，这种传统高利润模式正面临挑战。更多替代港口的出现将削弱单一港口的垄断优势，迫使运营商在费率、服务质量和效率上展开更激烈的竞争。未来，港口行业的整体利润率有可能逐步回落，逐步从区域垄断走向更加市场化的充分竞争格局。
全球港口争夺战最终的结果，究竟是显著提升全球供应链效率，还是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目前仍需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深刻重塑全球海运格局，并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持续重塑国际贸易格局。
（发展研究部 左亮、刘白露）



中国零关税，投资非洲的时代来了

摘要：本文以2026年5月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政策为核心切入点，围绕非洲经济转型与全球投资新机遇展开研究，属于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经济学与中非关系交叉研究领域。文章指出，非洲正摆脱传统“援助依赖”模式，进入投资驱动的增长新阶段，其经济增速有望超越亚洲，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资本回流均创历史新高。研究系统梳理了零关税红利下关键矿产与新能源、油气能源与基建、农业食品加工、制造业与消费品、区域一体化现代服务业五大核心投资赛道，结合丹戈特集团等本土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深度合作案例，剖析了中非产业协同的共赢模式。文章同时客观提示了政策变动等潜在风险，为全球投资者把握非洲发展机遇提供了全面分析框架。

正文：
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政策，这一历史性单边开放举措，为中非经贸合作按下了加速键。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和制造业中心，以零关税全面敞开大门，为非洲商品进入14亿人口的市场彻底清除了关税壁垒。这不仅仅是一项贸易便利化政策，更是对非洲发展潜力的强力肯定和催化。
非洲在资源禀赋、土地、气候和劳动力成本上拥有显著相对优势，而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需求和完备的产业配套。零关税将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贸易规模，形成互利共赢的正循环。更重要的是，它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出口预期，激励其进行长期投资，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过去，全球舆论常将非洲与援助削减、地缘冲突、大宗商品波动联系在一起。但最新事实已清晰表明：非洲正在摆脱“援助依赖”，进入“投资驱动”的新阶段。中国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正好与这一转型形成强大共振，为全球投资者尤其是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增长、高回报机遇的大门。
一、对非投资的热潮正在涌现
过去，外界常把非洲与援助、危机、风险画等号。到了2026年，实际情况已完全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非洲经济增长有望超过亚洲，这在过去极为罕见。在其预计增速最快的15个经济体中，非洲占据11席。这一乐观预期背后，既有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和人口红利的支撑，更有非洲正在快速转变为投资目的地的现状。
2024年，非洲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970亿美元，比同期援助流入高出约三分之一。资本市场同样信心十足：2026年前两个月，非洲各国政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的公债总额创下2013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主权债券平均评级也升至五年高位。2025年，南非等多个非洲股市均创下历史新高。
更值得关注的是非洲本土资本的加速回流。2024年，非洲500家最大企业的收入按美元计算创下历史新高，本地投资者在风险投资中的占比达到45%，刷新纪录。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主权财富基金账上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正在逐步从传统政府债券转向基础设施、私募股权和实体产业。这种“非洲人投非洲”的趋势，正在成为推动大陆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引擎。
中国对非全品类零关税政策的实施，正好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强大外部助力。它大幅降低了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让非洲在资源、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能够更充分地释放出来，带来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政策红利已提前显现。2025年，中非贸易总额达到3480亿美元，同比增长17.7%，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自非洲进口约1230亿美元，中国对非洲出口约225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7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零关税政策的全面落地，将进一步放大这一贸易增长势头，为非洲产品提供更加广阔的中国市场空间，也为中国企业深化对非投资打开了更加坚实的通道。
二、五大重点产业——零关税下的投资赛道
非洲的投资快速增长，背后有三个重要支撑。
第一，外国投资者来源更加多元。美国和欧洲正加大对非洲关键矿产和能源项目的投入，以保障供应链安全；海湾国家看好农业和物流领域；中国企业则在贸易和产能合作上保持活跃。这种多元资本流入，显著降低了非洲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也为不同产业带来了差异化的发展动力。
第二，非洲各国政策环境持续改善。多数国家通胀得到有效控制，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大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区域内贸易、资本流动和人员往来的壁垒正在逐步拆除。未来十年，非洲新建铁路里程预计将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基础设施瓶颈正在被打破。这些变化让非洲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加友好和可预期。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本土企业家和资本正在发挥引领作用。非洲首富阿利科·丹戈特等实业家正以实际行动展示信心，他们不仅在本国深耕，还积极向区域内其他国家扩展，形成示范效应。这种内生增长动力，是非洲长期繁荣最可靠的保障。
中国对非全品类零关税政策，将直接放大非洲的资源、农业、能源和制造优势，为中国企业和全球投资者提供清晰且高确定性的合作机会。以下五大产业最具爆发潜力：
1. 关键矿产与新能源材料
非洲拥有全球最丰富的未开发矿产资源，总估值高达8.6万亿美元，是非洲GDP的三倍。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镍、铜、钴、稀土等需求将长期旺盛。
坦桑尼亚卡班加镍矿是世界顶级未开发优质镍资源之一，已吸引多家国际矿业公司和中国企业深度参与，未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完全零关税。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已于2025年正式投产，由中国企业与力拓共同支持。赞比亚铜矿、刚果（金）铜钴矿、坦桑尼亚稀土项目等均迎来新一轮开发热潮。这些矿产不仅可直接出口中国，还能带动当地加工产业链延伸，形成资源-加工-出口的完整闭环。
2. 油气、能源与基础设施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正迎来本土企业主导的产量复苏。2025年，该国日均原油产量达到147万桶，创近五年新高。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本土企业收购了国际石油巨头在陆地上的油田，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和本地化程度。尼日利亚政府已设定明确目标，到2030年将日产量提升至300万桶，助其重返全球前十大产油国行列。
天然气领域前景更为广阔。尼日利亚拥有非洲最大天然气探明储量，丹戈特炼油厂的天然气发电和化肥项目正在快速推进。莫桑比克200亿美元LNG项目已恢复建设，肯尼亚最大LPG终端即将投产。
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对非洲能源供应的关注。对非洲能源的投资，不仅能满足本地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将同步带动电网、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形成长期稳定且可观的回报。
3. 农业、食品加工与化肥
非洲农业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中国市场对特色农产品需求旺盛。咖啡、鳄梨、可可、坚果、大豆、谷物等将直接享受零关税红利，竞争力显著增强。
非洲是全球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在多个大宗品类上占据关键地位。可可方面，非洲占全球产量约80%，其中科特迪瓦和加纳两国合计贡献全球供应量的60%以上，是巧克力、饮料和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腰果产量非洲占全球约60%，科特迪瓦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咖啡方面，非洲贡献全球约12%—15%的产量，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等国出产的高品质阿拉比卡咖啡深受中国市场欢迎。此外，非洲还是全球重要的棕榈油、天然橡胶、芝麻和花生出口地区。
更有意义的是，非洲还是许多特色作物的原产地，这些作物往往具有独特的适应性和营养价值。例如高粱、小米、豇豆和非洲茄等，都是非洲本土起源的作物，耐旱、抗逆性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展现出巨大的种植潜力。中国消费者日益青睐的鳄梨（牛油果），虽然原产中美洲，但在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已形成规模化高品质产区，成为近年来出口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丹戈特集团已在埃塞俄比亚兴建大型化肥厂，在安哥拉大规模种植大豆和谷物，为区域农业提供重要肥料支撑。坦桑尼亚等国通过改善道路、铁路和能源设施，正让农业投资的效率和回报率显著提升。食品加工、冷链物流、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也将迎来快速发展——从可可粉、咖啡深加工到腰果剥壳、鳄梨油提取，再到果汁和坚果包装，都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赛道。中国企业可与当地合作建立种植-加工-出口一体化基地，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又帮助非洲实现从原料出口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4. 制造业、消费品与城市化
非洲是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正从目前的约7亿快速增长，到2050年预计将翻番至14亿。根据OECD等机构预测，未来30年内非洲城市化将贡献大陆经济增长的80%左右，中产消费阶层快速壮大，对住房、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这一趋势已吸引众多国际企业布局。中国企业在达累斯萨拉姆、内罗毕等地积极兴建高端公寓和商业综合体项目，为快速增长的城市中产提供优质住宅；日本朝日啤酒集团于2025年以23亿美元从帝亚吉欧手中收购东非酿酒公司（East African Breweries）控股权，正是看好东非年轻消费者对啤酒等消费品的强劲需求。
丹戈特炼油厂的布局体现出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延伸的典型路径——除生产燃油外，还同步生产聚丙烯（用于塑料包装和消费品）和线性烷基苯（LAB，洗涤剂及清洁产品核心原料），这些下游石化产品将直接服务非洲本地市场，减少进口依赖，同时为区域制造业提供重要原料支撑。
纺织服装、塑料制品、消费电子组装、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等领域正成为投资热点。埃塞俄比亚的哈瓦萨工业园（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承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多个经济特区，已吸引大量中国企业在服装、皮革制品和电子组装领域布局。这些园区普遍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帮助入驻企业快速实现规模化生产。中国企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和成本优势，在非洲制造业的参与度持续提升，既有效满足当地消费升级的需求，也为产品出口欧洲和美国市场开辟了新的通道。
5. 区域一体化与现代服务业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全面推进后，将成为全球按人口计算最大的零关税区域。这一历史性安排正在加速落地，目前已有31个非洲国家向其他非洲人员提供电子签证，泛非支付和结算系统（PAPSS）让跨境贸易无需反复兑换美元，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
未来十年，非洲新建铁路里程预计将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公路、港口、航空等互联互通项目也在快速推进。这些一体化努力，将显著降低区域内物流和交易成本，为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物流枢纽、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打开广阔蓝海。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从单一国家市场转向“一个非洲”统一大市场成为可能。无论是银行、保险、 fintech、物流园区，还是跨境电商、数据中心等领域，都将迎来新的增长空间。区域一体化的深化，不仅会放大零关税政策的红利，也为中非在更高水平上的产业合作和价值链整合创造了长期有利条件。
三、非洲的本土企业家
在中国零关税政策和全球投资的强力加持下，非洲本土企业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雄心。他们不再只是资源提供者，而是正在成为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引领者。
非洲首富、尼日利亚实业家阿利科·丹戈特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以285亿美元的身家稳居全球百富榜，是唯一上榜的非洲人。2023年，其耗时近10年建成的非洲最大炼油厂综合体，每天已可加工65万桶原油，不仅大幅减少尼日利亚对进口汽油的依赖，还带动了聚丙烯塑料、化肥等多种下游产业发展。目前，他正计划将炼油产能扩大至接近沙特阿拉伯全部炼油设施总和的一半，并同步布局天然气发电项目，为周边制造商提供稳定电力。
丹戈特的成功离不开与中国企业的深度战略合作，这些合作已成为中非产能合作最生动的范例之一。
在炼油厂建设过程中，中国化学工程集团（CNCEC）承担了约5.2亿美元的核心工程建设合同，负责大量基础设施和工艺装置的实施，为这座非洲最大炼油厂的顺利建成提供了关键支撑。中石化（Sinopec）则制造并交付了全球最大的常压蒸馏塔，这座重达2350吨、高112米以上的巨型设备，是整个炼油厂的核心加工单元，直接支撑了65万桶/日的炼油能力。
2026年2月，丹戈特集团又与徐工机械（XCMG）签署了4亿美元设备采购及战略合作协议，用于炼油厂扩容项目。该协议涵盖重型工程机械、新能源装备等多品类设备，将助力丹戈特把炼油产能从65万桶/日提升至目标140万桶/日，并同步支持其在矿业、农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扩张。这也是徐工机械在非洲市场获得的重要大单之一。
在埃塞俄比亚大型化肥项目上，合作同样务实高效。2026年3月，丹戈特集团与中国协鑫集团（GCL Group）签署为期25年、总价值约42亿美元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协议。该协议将为丹戈特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Gode镇建设的年产300万吨尿素化肥项目提供稳定气源。天然气来自协鑫集团开发运营的Ogaden盆地Calub气田，通过一条108公里专用管道直供丹戈特的工厂。该化肥项目总投资约25亿美元，由丹戈特持股60%（埃塞政府持有40%），建成后将成为东非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化肥生产基地，有力提升当地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水平。
这些合作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实力与口碑：从工程总承包、超大型设备制造，到能源开发和长期供应，中国企业凭借技术优势、交付效率和全产业链能力，助力丹戈特大幅加快项目进度、降低建设成本，并形成从资源开发到高端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闭环。这种互利共赢的格局，不仅帮助丹戈特实现“工业化非洲”的雄心，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稳定、规模化且长期回报的平台。
丹戈特的布局早已超出尼日利亚。他不但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设大型化肥厂，还在津巴布韦推进水泥和电力项目，在安哥拉大规模种植大豆和谷物，在赞比亚布局铜加工，并在加纳、科特迪瓦发展可可深加工。“如果我们自己不投资，就没有人会替我们做。”这是他反复强调的理念，也正是非洲本土企业家自信的最好写照。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实业家是坦桑尼亚的罗斯塔姆·阿齐兹。他也在能源领域进行了大幅投资，今年8月，其主导建设的非洲最大液化石油气（LPG）终端将在肯尼亚投产，还计划未来两年内在赞比亚投资5亿美元，用于LPG供应、太阳能发电和工业发展。这些项目将有效缓解区域能源短缺，支持当地铜矿、农业和制造业增长。
阿齐兹的业务版图同样展现出跨产业布局的雄心。他在能源、物流和工业园区等领域持续扩张，并于2026年3月成功收购东非知名媒体集团Nation Media Group的控股权（约54%股份），进一步巩固其在区域的影响力。
这些本土领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既深耕资源优势，又积极向加工制造和区域扩张延伸。他们对非洲市场的熟悉、对本地社区的理解，以及长期扎根的决心，正是吸引国际资本跟进的关键。越来越多的外国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资本，正因为看到这些本土企业家的行动而加大在非洲的配置。
总之，从中国对非全品类零关税政策的实施，到非洲自身韧性增强、政策改善和本土资本觉醒，一幅清晰的投资图景已经展开。无论是关键矿产、油气能源、现代农业、制造业升级，还是区域一体化带来的现代服务业，都为中国企业和全球投资者提供了确定性高、回报潜力大的长期赛道。
在看到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需理性看待投资环境。非洲多数国家正朝着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但部分资源型国家在政局调整或债务压力下，仍可能出现政策变动或合同执行层面的挑战。例如近年来个别石油合作项目曾遇到当地政府提高本地化要求或重新谈判的情况。中国企业凭借多年积累的非洲运营经验，正通过加强合同保护、深化本地化合作、与本土企业家结盟等方式，有效分散和应对此类风险。总体而言，随着AFCFTA推进和更多非洲国家重视投资环境改善，长期稳定合作的确定性正在不断提升。
非洲的未来，将由投资而非援助来塑造。外国企业和非洲本土企业正共同为这片大陆注入强劲动力，一个更加繁荣、自信的非洲正在崛起。
（发展研究部 刘浩、周斌）









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去美元化浪潮下的储备战略调整

摘要：本文以2026年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4月单月增量创14个月新高为核心切入点，围绕全球去美元化浪潮下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的战略性重构展开研究，属于国际金融、全球货币体系与贵金属市场交叉研究领域。文章梳理了全球央行储备结构的长期演变，揭示了美元份额回落、黄金份额显著回升的此消彼长趋势，系统阐释了能源贸易结算多元化、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能源转型三大去美元化加速的核心推力。研究结合高盛调研数据，指出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已成为黄金价格的坚实“压舱石”，且当前市场投机情绪温和无泡沫风险。文章最后阐明中国增持黄金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逻辑，即“支付通道+储备锚定”的双轮驱动模式，凸显了黄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稳定器作用。

正文：
2026年5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引发广泛关注：截至4月末，中国黄金储备规模达到7464万盎司，较3月末增加26万盎司（约8吨），单月增量创14个月新高。这已是央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4月单月买入8吨，也是一年多来的较高水平。
这一持续动作，远不止于常规的储备管理，而是折射出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去美元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各国央行正在对储备资产结构进行战略性重构。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其黄金储备的稳步增加尤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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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去美元化：美元储备份额下降，黄金份额显著回升
长期以来，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元份额从历史高点逐步回落，而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价值占比过去四年明显提升，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重要储备资产。
[image: ]
图：全球央行储备中美元与黄金份额的长期演变（1950-2025）
该图摘自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于2026年4月27日发布的报告《历史的回归：黄金、美元与货币未来》。深蓝色曲线代表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份额，浅蓝色曲线代表黄金的份额。
从图中可以清晰看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终结论”盛行时期，美元份额大幅攀升至接近70%的历史高位，而黄金份额则急剧下滑至10%以下。所谓“历史终结论”，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冷战刚刚结束时提出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取得了最终胜利，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不再有其他系统性的替代方案能够挑战它。
这种乐观判断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将长期稳定。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大幅增强，大量央行纷纷增加美元储备的配置，从而推动美元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份额快速上升（历史高位接近70%），而黄金作为传统储备资产的地位则显著下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趋势发生明显逆转——美元份额从高位逐渐回落，黄金份额则显著回升。图中两个红色方框重点形成了此消彼长的鲜明对比。
德意志银行在报告中直言：“历史正在回归”——黄金正在从美元手中夺回其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这一变化与当前去美元化浪潮、各国央行多元化储备战略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央行不再将美元视为唯一可靠的选择，而是开始主动增加黄金等中性硬资产的配置，以提升储备体系的韧性和安全性。
在中国，这一全球趋势表现得清晰而坚定。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虽仍低于美元，但持续稳步上升；与此同时，黄金作为中性、非主权资产的战略价值，正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重新认识和重视。
二、去美元化加速的三大现实推力
当前去美元化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具体的经济和地缘因素共同推动的现实进程。以下三个方面尤为关键：
第一，能源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
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石油出口量已达到对美国出口量的四倍，这一结构性转变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石油贸易的结算方式。随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双方从2025年开始加速推进人民币直接结算机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希望获得稳定且低风险的能源供应；沙特则希望锁定长期可靠的大买家，双方的利益高度契合。
在实际操作中，人民币结算让双方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无需经过美元中间环节，既节省了汇兑手续费和汇率波动风险，也大幅缩短了资金到账时间。这种直接结算模式不仅适用于原油本身，还延伸到与石油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如化工产品、设备采购和工程服务合同。
这一变化的影响是连锁性的：石油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和大宗商品之一，其结算货币的改变，不仅会影响原油贸易本身，还会逐步波及与能源密切相关的全球产业链条。
人民币结算的推广，直接推动了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为了支持人民币石油交易，中国与沙特等国加快了跨境支付系统和本地货币清算安排的对接，同时也带动了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这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石油这一关键环节开始使用人民币，其他相关贸易和金融环节也会逐渐跟进。
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为更多中东产油国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目前，类似的人民币石油结算安排已在多个海湾国家稳步展开：例如，阿联酋已开始在部分石油合同中接受人民币支付，伊拉克也与中方探讨了以人民币结算部分原油出口的方案。结果，一个逐步扩大的“非美元石油结算网络”正在形成，传统以美元为主导的石油贸易份额同步减少。
第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上升
近年来中东局势的持续波动，让许多国家对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障和美元金融体系的可靠性产生了深刻怀疑。
冲突本身不仅直接影响石油供应稳定，更放大了金融层面的脆弱性。一旦某国被纳入制裁名单，其使用美元体系的银行账户可能在数小时内被冻结，企业无法正常收付货款，贸易融资渠道也会迅速中断。过去几年，多起真实案例让各国决策者记忆犹新：俄罗斯在2022年被大规模限制使用SWIFT后，其海外美元资产面临冻结；伊朗长期遭受金融制裁，更让周边国家清晰看到“过度依赖美元”的潜在代价。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各国开始主动寻找“备用方案”。除了加快转向人民币结算能源贸易外，它们还明显倾向于增加黄金等中性资产的储备配置，以提升自身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一些原本高度依赖美元的中东主权基金和央行，已经开始在资产配置中逐步降低美元权重，转向更具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储备结构。
这种转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现实教训的理性选择。各国决策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高度互联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单一货币主导的支付和储备格局，极易成为致命短板，暗藏重大风险隐患。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金融自主权和资产多元化配置，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许多国家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风险管理手段。
第三，全球能源转型的长期影响
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成本持续下降，全球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正在进入结构性下降通道。太阳能、风能、储能技术和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远超预期，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能源消费结构。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电力系统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将接近50%，交通运输领域的石油需求也将因电动化而显著回落。
这一长期趋势对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深刻挑战。传统“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逻辑是：产油国出口石油获得美元收入，再将这些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在美国进行投资或采购商品，形成稳定的资金回流。这一循环既支撑了美元的国际需求，也为产油国提供了可靠的储备和投资渠道。
然而，当各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逐步降低时，这一循环的必要性和稳定性都将明显减弱。产油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它们必须提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发展石化深加工、旅游业、可再生能源产业或主权财富基金的全球配置），同时调整储备资产结构以应对未来石油收入可能减少的风险。进口国则不再需要囤积大量美元来保障能源安全，转而将资金更多用于清洁能源技术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央行提前布局黄金等硬资产，正是对未来能源格局变化的战略预判。即使在未来5-10年内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长期趋势已经清晰可见——全球能源转型正在悄然削弱美元作为能源贸易核心货币的独特地位，为各国储备资产的多元化打开了更大的政策空间。
这三大现实推力——能源贸易格局调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全球能源转型的长期影响——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正在从贸易结算、地缘风险和长期结构三个维度，共同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
三、2026年全球央行购金趋势：官方机构成为价格“压舱石”
高盛2026年4月底发布的《贵金属：黄金长期结构性看多，短期战术性谨慎》报告，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后市前瞻判断。
高盛对29家主要央行进行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央行认为，未来一年全球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60%的央行预计，一年后黄金价格将在5000至6000美元/盎司之间，少数认为可能超过6000美元。
高盛预测，2026年全球央行平均每月购金规模约60吨左右，整体趋势并未改变。中国4月单月增持8吨，也与这一判断高度一致。
当前黄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机资金情绪处于相对低位。COMEX黄金净投机持仓处于历史41分位（中等偏下水平）。这意味着对冲基金等投机性资金并未过度看多，市场没有出现“扎堆炒作”的泡沫现象。
这一局面反而为黄金价格提供了坚实底部：在投机资金不拥挤的情况下，各国央行的持续增持成为价格的“压舱石”。一旦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重启降息周期，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将进一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力量。
中国央行持续18个月增持黄金，并非孤立动作，而是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高度协同的战略布局。
CIPS、mBridge等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正在贸易结算和资本流动层面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而黄金作为平行储备资产，则在国家主权层面增强了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韧性和信用。二者共同构成“支付通道+储备锚定”的双轮驱动模式：前者让资金“走得通、走得快”，后者让储备“扛得住、稳得住”，形成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
这一趋势的本质，是各国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环境下，对金融自主权和风险分散的理性追求。过去依赖单一货币的模式，正在被更均衡、更具弹性的多元化配置所取代。随着全球央行购金趋势的延续，黄金将继续扮演国际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角色。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重要消费国，在这一进程中既是积极参与者，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从香港随处可见的茶餐厅里越来越多的e-CNY支付标识，到中东石油贸易中逐步扩大的人民币结算安排，再到各国央行持续增加的黄金储备——平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储备资产多元化，正共同绘制出一幅更均衡、更具韧性的国际金融新图景。
一组看似普通的黄金储备数据，背后却是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的悄然重塑。而这，或许只是更大故事的最新篇章。
（发展研究部 周斌、左亮）















会员企业风采
苏豪控股集团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日，我会副会长单位——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无锡市人民政府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此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完善沟通协调机制，重点围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拓展、服务企业“走出去”、金融投资、科创人才等领域，不断紧密双方战略层面对接，推动互利共赢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
（来源：苏豪控股集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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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电缆：以品质铸就品牌，用创新书写未来
近日，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如约而至。作为中国线缆行业的领军者，我会理事单位——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用近六十年的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品牌答卷”。
伟大工程的背后，是可靠的品牌默默护航。从助力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常泰长江大桥顺利通车，到全力保障哈尔滨亚冬会供热项目；从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和一号”示范工程的建设，到为粤港澳十五运筑牢保电防线，再到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3航站楼稳定输送电能。无论是在极寒、高热还是高辐射的极端环境下，上上电缆始终以优异的表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品牌的硬核实力与责任担当。
匠心耕耘，硕果盈枝。除了在技术领域的突破，上上电缆的综合实力亦获得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2025年，在第五届中国质量大会上，上上电缆凭借“四个人人”管理模式，再次荣膺“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成为行业唯一连续四届获此殊荣的企业。同时，企业获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先进集体”“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全国电线产品质量追溯先进企业”“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等称号，并连续20年稳居“中国机械500强”及“中国机械500大”行列。这一项项国家级荣誉，不仅是对上上电缆过去成绩的肯定，更夯实了“上上品牌”的底气。
（来源：上上电缆官网）

[bookmark: OLE_LINK5]江南农商银行：打造“金融+”生态圈养老金融“温情样本”
在深度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背景下，如何让普惠金融精准触达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成为地方金融机构的新考题。作为江苏常州本土金融主力军，我会理事单位——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温情江南”公益项目为抓手，将服务触角延伸至“家门口”，把金融、政务、文化、健康等服务编织成一张覆盖老年生活全场景的温情网络，探索出一条“金融为民、双向赋能”的基层养老金融新路径。
2025年是“温情江南”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推广的关键年，累计开展各类服务活动7634场，服务居民超30万人次，覆盖51个核心小区。不仅解决了老人理发、上门帮扶等急难愁盼问题，也为银行网点带来稳定客流，项目厅堂引流率达到30%，实现了民生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按照规划，2026年，“温情江南”服务将扩展至150个小区，覆盖30万户居民，服务场次突破1万场。江南农商银行用行动证明：人口老龄化不是负担，而是发展的新机遇。只要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立足本土精准对接需求，地方金融机构就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找准定位、扛起责任，以金融温度守护银龄幸福，为银发经济添暖，为共同富裕增色。
（来源：江南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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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1990s saw a sharp rise in the USD's share ¢
global central bank reserves, with gold's role declining sharply. We argue that
history has returned, with gold clawing back its share from the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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